
雷洋“如何死亡”重于“是否嫖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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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评说

“丢肾事件”反转，打了谁的脸？

■漫画评论

■观察家

做了个胸腔手术，几个月后却
发现自己的右肾没有了。5月8日，
媒体报道了“丢肾”男子到南京总医
院做检查。5月10日，安徽男子徐州
手术后“丢肾”事件又有新进展。晚
上8点左右，记者收到了刘永伟儿子
的短信，他表示父亲的报告已经在
昨天拿到，南京总医院给出的结果
为：考虑为外伤后右肾移位、变形、
萎缩。（5月11日《现代快报》）
如今看来，所谓“丢肾事件”，不过

虚惊一场。而此事之所以一石激起千层
浪，大概起码有两个背景使然：一则，医
患失信由来已久，“患者永恒有理、医者
永恒暴利”成了不少人判断医疗事件是
非真假的魔咒。二则，在民间，“医生偷
肾”传言已久，尽管一些专业网站多次
邀约肾移植专业医生论证谣言之伪，但
更多权威医疗机构懒得或不屑于辟谣，
令此类顽固谣言仍大有市场。
更直接的问题在于：当患者对右肾
存疑，而院方的解释又无法令其信服的

时候，舆论以怎样的姿态“帮衬”这种不
信任？试想一下，如果舆论在传播“丢肾
事件”的同时，兼顾着搭载一篇科普文
章，哪怕是作为“平衡声音”，起码也
能落得个“公道在人心”。但为何，在
信息筛选与过滤的时候，只有被放
大的患者的焦虑？这种火上浇油的姿
态，乍看起来是帮着弱势群体发声，其
实是在医患伤口上撒盐。
当然，与谣言同样可怕的，是此事中
的推诿扯皮，一步步把“丢肾事件”送进

了舆论场的激流。在刘永伟的“万里追肾
路”上，医患沟通办公室“让他找当地法
院”，法院说这属于刑事案件“让他去当
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让找当地的
12345”，“12345”又被推到“12348”，“12348”
又把他引到徐州医患调解中心办公
室……这一路奔波与无助，足以成为重
塑医患关系、问责权力作为的典型样本。
一颗被误会的肾，事件反转，却

不见得就是谁的胜利。这一路上，不
只谣言被打脸。

每克售价高达千元的“极草”，日
前被国家相关部门从保健品中“除
名”。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火热的
保健品市场背后，是大量保健品依靠
炒作概念、夸大宣传等占领市场，成
本和研发费用则只占很小比例。（5
月11日《新快报》）
尽管有过太多包治百病的“保健

品”骗局，最终被戳穿得体无完肤，也
有太多的上当者后悔不已，但是，这
并不影响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品”
问世。那么，“保健品神话”的生命力
何以能如此之强？简单归咎于公众警
惕性的缺乏，对于保健品的营销术不

长记性，恐怕也未必公允。
事实上，相比“保健神话”之神，

正规卫生保健服务缺位，公众的保健
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其实才是让“保
健”骗局层出不穷的根源。由于保健本
身并不能直接产生效益，医疗卫生服
务机构对于预防保健工作有意无意地
忽视，而医疗体制本身也存在“重治
疗，轻保健”现状。所以，相比戳穿“天
价保健品”骗局个案，“保健品神话”究
竟是如何炼成的？为何总能改头换面
风靡一时？保健品的专业认证与监管
是否缺位？正规的保健服务究竟能从
哪里获得？这些才更需要追问。

干部坐牢仍领工资，谁在装聋作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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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洋是否嫖娼的确需要说明，但“如何死亡”显然更加重要，过于强调前者难
免会导致整个案件失去焦点。雷洋的莫名死亡像一枚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公众的
目光，折射的正是人们对于依法治国的期待和信心。

“保健品神话”究竟是如何炼成的

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林业局副
站长李新奇10多年不上班，在外做
自己的生意，可单位里的工资却照
发不误。更匪夷所思的是，李新奇3
年前因为倒卖烟草被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5年6个月，目前已经在监狱服
刑将近两年，但每月仍领5000多元
工资。（5月11日《华西都市报》）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
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分配制度，可
有些人却可以干着自己的私活，领着

国家的俸禄。近几年，尽管各地对“吃
空饷”问题进行了集中整治，但“干部
坐牢仍领工资”表明“吃空饷”现象非
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还在不断创造
新的高度。倘若不是有人爆料，真不敢
相信世上有这样的“美差”。
干部10多年不上班在外做生意，
其所在单位不可能不知道，但为何却
长期放任其“吃空饷”？公开信息显示，
2014年以来，陕西省多次开展机关事
业单位“吃空饷”问题集中治理工作，

明确对在机关事业单位挂名未实际到
岗工作的“吃空饷”人员要进行清退。
而且，根据相关规定，国家公务人员如
触犯刑法，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应负
刑事责任，开除公职。然而，扶风县林
业站、林业局、组织部、纪委等责任部
门互相踢皮球，都知道李新奇不在岗
领工资，但都装聋作哑，无视相关规
定，放任李新奇继续“吃空饷”，颇有
“崽花爷钱不心疼”“公家的便宜不占
白不占”的意味。

做自己的生意，照领工资不误，哪
怕犯罪坐牢了，也照样享受正常的工资
待遇，这样的“美事儿”简直就像天方夜
谭，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坐牢仍吃空
饷”，到底是因为李新奇神通广大、后台
强硬，还是因为相关部门装聋作哑、失
职渎职？这些问题亟待更高层级的部门
介入调查，不仅要将“吃空饷”资金上缴
财政，对造成“吃空饷”的相关领导人
员，也要追究党纪、政纪乃至法律责
任。

5月11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公
安局相关负责人，警方对于事件中
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警方称，对现场提取的避孕套进行
了DNA鉴定，能够证实雷某进行
了嫖娼行为，从卖淫女的供述、指
认，以及场所其他人员的供述和指
认，能够认定雷某的嫖娼行为。另
外，警方称“现场执法无过激行

为”，“一直依法进行”。
在舆论的连日关注与追问之

下，警方终于对雷洋案给出了一份
较为详细的回应。然而有法律人士
指出：纵观这一回应，会发现警方真
正说明的一点只是“雷洋确实嫖娼
了”，而真正核心的问题“雷洋是怎
么死的”，依旧云山雾罩。雷洋是否
嫖娼的确需要说明，但过于强调此
事只会导致对死者的污名化。而且，
这与“雷洋是如何死亡的”是两码
事，不能混为一谈。
目前，公众与雷洋家人最关心

问题仍然是而且只会是案情本身，
而警方的说法却让不少人找出了
纰漏。首先，目前昌平警方仍未出
具一个能充分证明抓嫖过程中“现
场执法无过激行为”的证据，仅靠
一句说辞是难以自证清白的。警方
说是因为便衣办案，所以“没有记
录仪”，“当时用手机进行了记录”，

“在制伏过程中，场面混乱，手机掉
地摔坏”。不仅如此，根据相关报
道，附近的监控探头也坏了。这一
串的巧合很可能是真的，但也难免
让人疑窦丛生。而据报道，有业内
维修手机的技术人员称，即使手机
被摔坏，只要手机“字库”不坏，手
机内的视频数据均可提取。相信这
不应该成为警方调取视频证据的技
术门槛。
其次，也有法律界人士质疑，便

衣警察在足疗店外面抓嫖，涉嫌程
序错误。当时，办案便衣限制雷洋人
身自由的理由是什么？这一点必须
予以说明。因为假如警方可以随意
违反程序，民众难免自危。同时，警
方回应中称“一直依法进行”。那么，
在一起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嫖娼案中，“2名警力加3个辅警，
用时约20分钟”控制住一名嫌疑人，
最终嫌疑人“莫名死亡”。公众不得

不追问，相关警械是如何“依法”使
用的？这与该案件的“社会危害程
度”相当吗？
数日已过，因为相应证据的缺

失，对真相的追问依然在路上。公
众对于雷洋案抛出一个又一个问
号，这些问号不能仅仅靠警方自说
自话，不能让涉事派出所像挤牙膏
一样一点点自证清白，而应依靠既
有的法律程序。如同有律师所指出
的，雷洋案中几位警察涉嫌职务犯
罪，警方应当回避，必须由第三方
来独立调查这件事。
公民雷洋的莫名死亡像一枚巨

大的磁石，吸引着公众的目光，折射
的也是人们对于依法治国的期待。
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之下，每个人都
希望看到一个公民莫名消失的生命
能得到一个经得起检验的真相，以
及应有的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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